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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时下，青壮年是网络世界的主力军，
在网络运用能力方面，祖辈逊于孙辈也
是普遍的现象。我的 !"岁外孙玩起电脑
得心应手，游戏常更新，网友日渐多。鉴
于外孙性格内向，羞于与人交往，我提醒
女儿：“别让孩子沉湎于网络，还是要把
他推向社会，增进人际交往的能力。‘网
络互动’毕竟不能替代人际交往。”
毋庸置疑，互联网已深度融入于人

们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据 #$%$年 &

月 %'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第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 "月 %'日，我国
网民规模为 ,-$&亿；手机网民规模为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在我国网民群体中，#$0",岁占
比近半，且有低龄化趋势。
网络的普及，不只是带来了信息的

多元化、便捷化，还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
无障碍的“快车道”，用一种在线的“中介式”互动来传
递声音、宣泄情感、表达思想、寻求支持。但这种貌似
“亲密”的新型关系终究是一种虚拟世界，不发声的“对
话”，不谋面的“交流”，难免会产生线上和线下身份转
换的模糊感、新的时空紧张感和人际关系的焦虑感。恰
如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
所言：“人们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
从形式上看，人际沟通似乎更轻松、更密切，但实际上却
使人更焦虑、更孤单。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弱化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沟通的便利性也在降低着互动的价值。”
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升斗小民，总得活在人情世

故之中，都会在面对面的交往中学会处理各类矛盾、建
立多元情感、培养健康心智。在同样的机遇面前，有人
脱颖而出，有人寂寂无名，有人半道折翼，除了天赋、才
华、能力的差别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因素外，我认
为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助力至关重要。
每个人都不可能在虚拟世界里凭空成长，他总是在自己
所构建的人际网络中一点点前行，寻求突破。人际资源
的获取、提升和重组，光凭“网络互动”是难以奏效的。
人际交往很注重语境。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

一书中提出了“高低语境”的概念。“高
语境”是指，在交往过程中，主要是依
靠语言交流的场合而不是语言交流本
身。“高语境”交流过程中，表情、动作，
乃至眼神都属于交流的内容，值得我
们去关注和体悟。而“网络互动”，仅停留在单纯文字、
图片的来往传递，有的甚至连真实姓名、性别、职业等
都一无所知，就频繁互动起来，这只能是处于“低语境”
层面的交往，其结果事倍功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互动”不能替代人际交

往，因为它忽视了人的心理因素。一般来说，每个人都
需要“关系”，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他才能敞开自己，
认识和淬炼自己的内心。人的成长不只是生理年龄的
增长，更是心理上的成熟，并由此促进自己在社会上关
系模式的展开。倘若缺失这一点，那是心智不全的表
征。当然，我们只是要降低对“网络互动”的过高期待和
过度依赖，更多地寻求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保持对
他人和群体的真正好奇和关爱，以适应当下电子时代
所亟需具备的生存能力。

绿真丝
苑丛梅

! ! !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闺蜜
问我。

望望头顶的核桃林，我说：
“绿色。”

真的，我确实喜欢绿色，原来
这样，现在也是。清新、活力、养
眼，就像每个人的青春———这是
我赋予绿的花语。整个大学时代，
我拥有三件绿色真丝衣服。
第一件是条绿底黑圆点的真

丝花缎连衣裙。大学二年级时，我
决定为自己买条真丝连衣裙，逛
遍了东四商业街和王府井服装
店，终于在东安市场寻觅到了它。
深绿的底色，硬币一样大的黑点，
泡泡短袖，柔软、轻巧、凉快。为淘
到它。我脚都磨出了血泡。穿上
身，与室友们走在校园里，对面突
然冒出一人，原来是本系高两届
的希平姐姐，她激动地冲着我大
喊：“丛梅，好漂亮！”我推测，大概
是那时肤白唇红，身材凹凸有致，
与绿色真丝连衣裙相搭，比较养眼
一点吧。从小到大，还没人这么直
接地夸赞过我，那年正好!,岁。

大学三
年级，我在

家乡省电视台文艺部实习。平日在
台里帮忙干活，周日就乐此不疲逛
大街。一日，在百货大楼成堆的服装
里，发现一件绿缎真丝棉袄。翠绿素
缎的面料，中长款式，上下共有四个
装饰性口袋，腰间一根松松的腰带。
薄薄软软的丝绵里子，穿上身宽松、
轻巧、暖和。我把父亲拉到柜台前，
将棉袄试穿给他看，父亲二话没说，

掏出 %$$元给我买下。那时，父母月
薪才 &$$元，父亲肯为我花大钱，说
明这件棉袄确实适合我吧。
那年冬天，我基本都一直穿着

这件绿丝袄。
周日，我们一家人前往杜甫草

堂喝茶游玩。二哥带上高级相机，为
我们拍照。现今，我留存一张我们四
人的合影。照片中的我在绿丝袄的
衬托下，特别清纯有气质。二哥身穿
黑皮茄克，略带羞涩地微笑着，大概
心里想着：“没料到，我这个妹妹几
年不见，就从原来的丑小鸭脱胎

换骨，简
直不认识
了。”而父母都开心地笑着，母亲的
红羽绒服与我的绿丝袄在照片中互
为映衬，照片色彩神情都极佳。
我的第三件绿真丝衣服，是大

四在北京做的双绉长袖衬衣。成都
买的衣料，拿到学院附近的裁缝店
做的。那裁缝满身酒气，胡子拉碴，
没想到做的衣服特别有档次，就像
商店里卖的高级成衣。这件绿丝衬
衣，我一直穿回家乡成都，配上不同
的裙子，简直百搭。我穿着它，下配
一条绿色荷叶边花布裙，头戴一顶
打着绿绸蝴蝶结的草帽，与校友骑
车穿梭在成都大街小巷。我们去包
家巷吃罗肥涮羊肉，去体育馆看美
国杨百翰大学舞蹈表演，去太平洋
商店六楼吃红豆刨冰，去某个僻静
的小楼听古琴……而那时，电视行
业方兴未艾，同事们个个意气风发，
创意百出，效益极好。我那几年的回
忆里，全是这件绿丝衬衣，这可正应
对了绿的花语：青春、活力、清新。
关于绿真丝的回忆，满满都是快

乐开心美好的日子和人事。人生就是
这样，留下美好的记忆，轻装前行。

放记软档
辛旭光

! ! ! !驾校师傅都是虐人的狠角
色。二十年前，小路考前的训练
课，轮到了大师姐。看着她的车子
发抖着起步，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上桥，开始三联动程序，停下，再
起步。突然车子斜着倒退了一米
多，典型的失控溜车。这记师傅真
是光火了，他拉开车门就骂：“侬
去死吧，侬考得出小路考，我名字
颠倒写。”正驾驶座上“大师姐”顿
时鼻涕眼泪狂飙：“侬一直骂我，
我要投诉你。”“侬去讲好了，侬送
我的一包中华，一斤法国糖，我老
早就上交了，一开始就晓得侬不
是好人。”师傅与大师姐在桥头吵
得一天世界。看到这副样子，只好
由我这个“大师兄”出面了。
“算了算了，自家人的事情，

我们内部解决，先吃饭。”师傅四十
出头，算是上海弄堂内俊俏的小
白脸。这种脸相，一喝酒一吵架，头
颈里血筋根根爆凸。我马上发了
一根香烟给他，拖他走进小饭馆。
当了大家面，师傅继续发嘎：

“倷晓得�？这个女的，马上要退
休，伊拉男的是大学校长。伊讲，
现在社会风气乱，酒席台子上小
姑娘多，会花老板吃酒上床的。伊
想学会了开车，就可以陪自家先
生一道去吃饭，小姑娘们就不敢
乱说乱动。人家送的礼也好收好，

出租车费也可省了。”
“侬讲伊憨�？伊拉男的，会

让伊一道去吃饭吗？伊拉男的没
有办法，认得我们队长，队长就特
为拿伊安排在我的班上，今朝搭
我翻毛腔了！”大家笑煞了。
劝架么，总要先捂住一头。我

叫老板娘拿两瓶啤
酒来。“师傅，侬先
消消气，领导将这
么重要客户交给
侬，侬应该把生活
做好吧？侬越骂，伊越慌，更加要
闯祸了。”
师傅端上酒杯，掷地有声地

说：“以后我们这车就由大师兄负
责了！”呵呵，明明是把我放到火
上烤嘛。我一激灵，马上跟了一
句：“那群众的呼声，师傅要听的，
好�？”众人都开始坏笑着鼓掌。
与其看我怎么出招，不如说看我
怎么出洋相。
师傅拿筷子戳着门外：“这种

女人手脚木得像乡下人，叫伊踏
刹车，伊还在离合器上，差一点翻
车。让伊哭死，直到识相为止。伊
这副样子开车子，出去就是马路
杀手！”众徒弟都点头称是。
“师傅，侬现在的主要矛盾

是，把伊教会，让侬戳气的人，在
第一时间离开，何必要斗气呢？”

“那伊学出去，上路闯了祸，
不是寻死吗？”
“师傅，侬又不是交通警察，

侬先要解决面前的烫手山芋。”师
傅眼睛血血红地瞪着我。只见众徒
弟齐声声地对我说：“侬讲，哪能
办？”我想放点噱头，又担心师傅

听不懂，就从西装
内袋中掏出了中华
烟，给师傅点上。
“师傅，谁是我们的
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
知道师傅是当过兵的，这个话他
听得懂。“师傅，考官才是我们的
‘敌人’，只要明天小路考都通过
了，什么矛盾都解决了。”师傅开始
尴尬地笑了：“侬讲，要我做啥？”
“师傅，我要侬放记软档，去

给大师姐道歉。”大家都奇怪地望
着我，有点西边出太阳的感觉。
“第一，让大师姐来吃饭，避免人
家看笑话；第二，今天收工，我们
一起向领导报告，是师傅主动向
徒弟道歉，属于天底下从来没有
过的高风亮节；第三，侬跟大师姐
说，明天小路考，今天师傅不管花
多少时间，一定耐心指导，大师姐
如果技术不过关，我就不下班；第
四，伊考出驾照，你拿到 %$$元奖
金，从此大家路管路桥管桥，这不

是双赢吗？”
这记，师傅

开始头晕了，从
来没有驾校师傅
先放软档的。这
些团队管理、心理学的东西，对他
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在大家七
嘴八舌地补充解释下，师傅开始
明白了逆向思维的好处了。
我说：“师傅给我面子。”于是

全体学员起哄着，看着师傅涨红
的脸上，吐出了一辈子没讲过的
软话：“大师姐，我们是同一条战
壕里的战友，考官才是我们的‘敌
人’，我们要共同对‘敌’。今朝的
事体是我不好，请你原谅。”这记
大师姐弄不清今天是刮什么风
了。当天的训练就照师傅说的做
了。第二天小路考，大师姐竟然
通过了。

最后的“庆功宴”上，师傅居
然先给我敬酒。我赶忙起立：“师
傅，不能坏规矩，必须徒弟先敬师
傅的！”师傅嬉皮笑脸地回答：“出
来混，要学会放软档。”哈哈哈哈，
全桌情绪被点燃了，“放软档”成
了当晚的主题词。
临结束，师傅晃晃悠悠地勾

住我：“大师兄，我老婆要我经常
向你讨教，侬讲这几天，可以买哪
只股票？”这记我真的僵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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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世纪末至 %$世纪初的中国，无论在政治、
经济、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
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艺术，亦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王震个人的经历，正是两个时代交汇变迁的反映。
他在艺坛的活动，恰恰是海上画派发展的推动力；
而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及贡献，更是近代中国艺术
史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王震（!'1.2!,"'），字一亭，自号梅华馆主和
海云楼主；&$岁后，又以白龙山人为号；笃信佛教
后，又名为觉器，字苦行头陀；早年
曾任商务买办，入同盟会，资助辛亥
革命和二次革命，为上海商界名人；
一生虔信佛教，为近代上海著名居
士，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
委，连任上海居士林副林长、林长，
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并积极致力
于各种慈善事业；诗画方面的著作
传世甚多；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
后与任颐、吴昌硕友善；能画人物、
花鸟、走兽、山水，尤擅佛像。
这副《行书六言联》!见左图"是

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之一。作
品规格：!""㎝"""㎝"%。释文：布施不住
于相，如来悉知是人。意思就是不把自己
的布施当回事，施的时候心中无我、无
有，不求回报，其实如来是全部了解这个人的。它表达了
王震当时写这副对联时的境界。款识：集金刚经偈语、
王震；钤印：放下便是、王震长寿、一亭六十以后作。此

作为他笃信佛教之后所创，取佛典经
义，劝人为善3以偈语入联。其行书初学
沈石田、文徵明，遥得襄阳、山谷清劲遒
美之气，后法颜真卿《祭侄稿》，参用缶
庐，汇入篆隶笔意，于急速的运笔中形

成旁斜的冲击感，通篇如排山倒海，气势夺人。整体观之，
给人感觉是庄严慈祥，超尘绝俗，八面生风，绵绵不绝。
王震的书画作品表现领域颇为广泛，无论花鸟、人

物、佛像、山水还是动物，均为写意粗笔的风貌，草草点
染，深具奔放淋漓之概，以神取胜，非以精雕细刻为本，
在艺坛中不愧为别开蹊径。他的书法也和他的绘画一
样，走的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轨迹，无疑是成功的。
王震以极大的胆量和魄力，以独特的技法和风貌

出现在海派艺坛，应该说他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他对艺
术事业是勤奋的、执著的。他的特点是能够广取博收，
不以一家一法为满足，不断进取，勇于向新的高峰攀
登。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称道。

小白楼
许朋乐

! ! ! !在纪念著名电影表演
艺术家白杨百年诞辰的日
子里，我又一次来到华山
路，瞻仰了被称为“小白
楼”的白杨的寓所，缅怀这
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

小白楼容貌依旧，蛰
居一方默默地审视着人间
沧桑。这座西式建筑，在华
屋豪宅摩肩接踵的华山
路，并不十分
显眼，但白杨
寓所的特定身
份给它蒙上了
些许神秘色
彩，白色素净的外观则凸
显了它的与众不同，融合
了主人淡泊雅致的情怀。
阳光下我沿着围墙边来回
走了几遍，仿佛一位过客
在寻觅曾经失落的什么。
虽然大门紧闭，但是我透过
高高的围墙和斑驳的树
影，仿佛能看到白杨老师
的身姿，听到那委婉而亲切
的声音。犹如一阵春风，掀
开了我记忆的屏幕。
年轻时，出于对电影

的向往和对电影明星的崇
拜，总会产生一些奇妙的
想法。在得知华山路的小

白楼是白杨的家后，每次
路过小白楼时就会有摁门
铃的冲动。这是一种奢望。
尽管我们都在上影，但白
杨老师名气响，威望高，是
万人仰望的大明星，我，电
影厂的晚生后辈、一个小
小的编辑，能经常见到她，
就是我的骄傲，足以让那
些喜欢电影的影迷惊叹不

已，羡慕极了。
机会悄悄

而至，奢望居
然在不经意中
实 现 。 4,'+

年，应新加坡爱国华侨、中
侨集团老板林日顺先生之
邀，上海电影局组织了一
个庞大的明星艺术团赴狮
城演出，打头牌的就是白
杨、刘琼等几位电影界前
辈。我有幸随团考察，天天
“尾随”他们，看他们排练、
演出，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朝夕相处十多天，一下子
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初始的拘谨腼腆，渐渐
被他们的和蔼可亲、平易
近人的做派融化了。他们
没有架子，不摆谱儿，竟然
像生活中常见的隔壁爷

叔、楼上阿姨般让我尊敬
和亲近。
我向白杨老师坦陈了

几次想摁小白楼门铃的冲
动。善解人意的白杨老师
笑笑说：“你怎么不摁？”我
摇摇头。没想到，回国后不
久，白杨老师真的邀请我
去她家做客，我激动得像
个孩子似的。
然而，第一次走进这

座神秘的小楼，我却没有
太多的惊喜，因为眼前的
一切，没有想象中的奢华
和精致，除了被花草渲染
出勃勃生机的花园别具一
格外，屋子里的摆设既不
华丽也不贵重，普普通通
简简单单，唯有那些线条
清晰，浓淡适宜的字画和
工艺品，相得益彰，使整个
空间呈现出淡雅的色彩，
氤氲着温馨的氛围。我陪
她坐在阳光下，品着茶，喝
着咖啡，吃着点心和水果，
聊着天……

第二次走进小白楼，
是 4,,&年。那一次我的心
情是沉重的。因为我将面
临的是脑中风后的白杨老
师。不过，当坐在轮椅上的
白杨老师出现在我面前
时，我竟然有点惊喜，因为
病魔没有夺去她的神采，
也没能掠走她的笑容。尽
管她的动作不那么协调，
话语也不那么利索，但她
还是那么热情豁达，亲切
地招呼着我，一副长者慈

祥宽厚的模样，问这问那。
阳光下，我俩喝茶聊天，谈
笑风生……

4,,1 年的 , 月 4,

日，我第三次走进了小白
楼。这一次我情绪
低落，满腹悲痛，我
不相信可敬可亲的
白杨老师在昏睡了
一些日子后于昨夜
离我们而去。小楼没有了
昔日的欢乐和温馨，弥漫
着悲哀的气氛，肃穆而凝
重。我伫立在白杨老师遗

像前，心头像被无数小虫
咬啮：“白杨老师，我多想
再和你喝茶聊天！”……
那天晚上，电视机里

正在播放《一江春水向东
流》，其中的画面一
下子攫取了我的
心，我又一次领略
了白杨老师的精
湛演技。我深切地

感受到，白杨老师的生命
已经熔铸在这些作品中，
作品在，白杨就不会离开
我们。


